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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渔的叙事理论形成于明末清初，以“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为核心原则，强调主题集中、结构严

谨与线索简化的创作原则。本文探讨这一理论在当代数字媒介环境下的转化与挑战。李渔的叙事理论在

印刷时代与电子媒介时代的创作实践中均展现出其适应性。然而，数字技术引发的叙事民主化、信息爆

炸对故事内核的冲击，以及创作者及受众的需求变化，使得传统理论面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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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 Yu’s narrative theory, developed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centers on the 
core principles of “establishing a main theme, tightening structural coherence, and reducing narra-
tive threads”, emphasizing focused themes, rigorous structure, and simplified plotlin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hallenges of this theory in the contemporary digital media envi-
ronment. Li Yu’s narrative theory has demonstrated its adaptability in both the print era and the 
electronic media era. Howeve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narrative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on the core of storytelling, and the evolving demands of creators 
and audiences have placed traditional theory in a challenging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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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文化生产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维度，其内容受到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

理论强调，技术介质不仅传递内容，更重构文化生产的认知范式[1]。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文化

生产范式的重塑已是必然，叙事艺术作为文化实践的具象呈现因素正经历转化。短视频重度参与着当代

生活，其传播内容的瞬时性体现出长篇叙事内在逻辑的消解现状，“碎片化故事”的大众接受也映射出

技术革命引发的叙事危机。 
中国古典文论中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的“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三原则，作为明清叙事

美学的精粹在当下显现出了跨越时代的价值，理论本身的适应性要求我们不能以简单的文化怀旧为目的

对传统理论进行再审视，而要以实践为最终目的对其进行反思解读[2]。李渔植根于明清市民文学创作的

多方经验，在戏曲与小说创作中提炼出的叙事理论始终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但在当下信息时代遭遇着

挑战。数字媒介使得叙事民主化，文学作品接受者的需求倾向促使作者在创作时与文本结构的关系不再

是完全控制。此外，“信息爆炸”现状下的各方信息对创作主体而言不再仅仅是正向的创作灵感来源及

校对资料源头，也成为了威胁着故事内核清晰传达的因素之一。 
在当前学术背景下，古典文论的当代转化研究与数字叙事学的发展呈现出相互衔接的演进脉络。学

界对古典文论的关注，已从早期对理论概念适用性的探讨，逐渐转向注重当代阐释与实践应用的路径。

这一转向促使古典美学理念通过数字媒介形态获得新的表达，例如在视觉艺术与舞台创作中，运用影像

技术与算法逻辑对“意境”等传统范畴进行动态诠释，实现了理论资源与当代艺术实践的有机结合。同

时，数字叙事学作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领域，其研究重点已从经典叙事结构分析，扩展到对交互性、跨

媒介叙事与用户参与机制的探讨。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领域在形式创新的过程中，也呈现出向传统文化

汲取资源的趋势，部分数字叙事作品通过非线性结构设计、时空嵌套逻辑等技术手法，呼应了中国古典

叙事中的章回体特征与时空观念，体现了传统叙事智慧在数字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本文尝试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李渔的叙事理论。在“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时代，李渔强调

的“立主脑”，即确立核心主题原则适应时代，从作家个人的创作要旨变为了协调网络集体创作的“指

南针”。以当下热门的互动剧创作为例，互动剧创作需要多个甚至数十上百网友共同参与，“立主脑”

即确立作品核心主体就显得尤为重要。若忽略“主脑”，各种形式的作品则会成为立意不明的一盘散沙。

关于故事结构的演变，李渔讲究“密针线”即情节严密连贯原则，刷抖音一类跳跃式的获取信息途径，

数据库式的碎片化叙事越来越流行。无论是创作者个体亦或是推送平台，都应该审视已有作品，把控创

作原则，产出更多让使用者体验感更佳的作品。李渔主张“减头绪”即简化支线情节原则，这个理念在

信息爆炸的今天显得尤为关键。无论处于哪一历史阶段，作品内容既要有吸引力又不能过于庞杂，也正

是对创作者的创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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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原点：李渔叙事理论概述 

2.1. 历史缘由 

明清易代之际，政权更迭引发的社会剧变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科举制度的僵化使大批

文人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机会，而商品经济与印刷业的兴起使他们有了新的生存路径。李渔作为“职业文

人”的代表，通过创作戏曲、小说与出版谋生，这种特殊的身份促使他的叙事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相较于传统士大夫“文以载道”的创作观，他更注重作品的传播效果与市场接受度，由此发展出“结构

第一”“立主脑”等强调戏剧性与可看性的叙事原则[3]。 
从戏曲的发展来看，中国戏曲艺术在明代体系已经较为成熟，但在具体创作中存在结构松散、线索

冗杂等问题。李渔通过梳理《西厢记》《琵琶记》等经典作品，发现“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人而作，不知

为自己而作”的症结[4]。他系统总结了戏曲创作规律，将叙事视为“造物之赋形”，主张“立主脑”“减

头绪”来强化戏剧张力。这种理论提炼了前代艺术经验的总结，体现出李渔对创作中叙事的深刻认识。 

2.2. 理论概述 

“历史上，人们正是通过‘讲故事’，通过某种媒介手段，采取某种话语形式来‘讲故事’，才真正

形成一种叙事行为并构建起独特的叙事文化传统。”[5] 
“立主脑”是李渔叙事理论的核心之一。所谓“主脑”，即指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它是全剧的灵魂

和主线，所有的人物和情节都围绕它展开。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明确指出：“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

本意。”“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这一理论强调了叙事作品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和中心，这

是确保叙事清晰、引人入胜的关键[6]。在戏曲创作中，“立主脑”意味着创作者需要精心构思一个贯穿

全剧的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通过他们的行动和遭遇来推动剧情的发展，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这种叙

事方式有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剧情，产生强烈的共鸣和情感体验。 
“密针线”是李渔叙事理论的又一重要原则。它强调作品结构的紧密和情节的连贯性，要求创作者

在构思剧情时，要如同缝衣一般，将各个部分紧密地缝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叙事来

说，叙事结构是很重要的因素，叙事的结构关系着观众对整部作品的理解与解读，关系着整场戏的表演

效果。”[3]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

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这一理论体现了李渔对叙事作品结构紧凑性的高度重视。他认为，一个成

功的叙事作品，不仅要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更要有严密的结构和紧凑的情节安排[7]。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兴趣和注意力，不被冗长或松散的情节所分散。 

李渔戏曲叙事思想中的“减头绪”原则，展现了东方传统叙事艺术的重要智慧。这一创作理念主张

剧作家在构思创作时，应精心剔除冗余的情节线索，使叙事主干更加清晰挺拔。李渔洞察到纷繁复杂的

故事支线容易分散观众注意力，因此强调要将戏剧冲突聚焦于核心事件与主要人物，通过这种艺术提炼

实现“立主脑、密针线”的创作效果。这种叙事理念深刻反映出中国传统艺术追求形神兼备的审美取向。

李渔认为优秀的故事应当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连贯，所有情节元素都应围绕主轴有序展开。这种以简驭繁

的创作智慧，不仅革新了明末清初的戏曲创作范式，更为后世叙事艺术提供了持久滋养。从古典文学到

现代影像创作，从长篇巨著到短视频叙事，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减头绪”理论原则的现代应用。 

2.3. 受李渔叙事理论影响的后世创作 

以《红楼梦》的创作为例，这部文学经典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但其叙事整体始终紧扣贾府兴衰与

宝黛情缘两大主线。曹雪芹在编织故事网络时，既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的全景图卷，又保持了叙事焦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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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这种主次分明的叙事策略，与李渔提倡的“头绪忌繁”理念形成了跨越时空的艺术共鸣。值得注

意的是，这种创作智慧在当代短视频创作中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创作者们往往需要在几十秒内完成起承

转合，这实际上是对“减头绪”原则的实践。 
李渔的叙事理论本质上揭示了故事创作的根本规律。无论是传统戏曲的整体构思，还是现代屏幕上

的故事呈现，优秀叙事作品都需要在丰富性与集中性之间找到平衡支点。这也正是“减头绪”原则历经

三百年仍具现实意义的关键所在，它指引创作者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怎样才能讲“好故事”。 
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许多电影和影视剧在叙事上都深受李渔叙事理论的影响，创作者在创作过程

中不仅注重情节的紧凑和连贯，还注重突出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以电影《霸王别姬》为例，该影片讲

述的故事在呈现上运用了倒叙、插叙，发展跌宕起伏，极大地引起了观看者的兴趣，此类叙事技巧的运

用受到了李渔戏曲叙事理论的启发。在当代生活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观看短视频的兴起，“刷短剧”

成为了人们愉悦身心的方式之一。短剧无论其具体的时间长短，都同样追求紧凑的情节结构以及鲜明的

主题来吸引观众。抖音短剧大多都围绕一个中心事件或中心人物展开叙述，避免冗长和松散的情节安排，

通过曲折的情节设计和个性的人物塑造，使得观看者在短时间内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和情感体验。 
李渔的“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的叙事理论强调创作中情节的紧凑性和连贯性，突出中心事

件和中心人物，且要舍弃边缘的、繁琐的枝节和线索，这些原则在当今的各类创作中依然值得融合使用。 

3. 现代转化：李渔叙事理论的现当代激活 

3.1. 印刷时代 

经历了 20 世纪初的印刷技术革命，印刷时代的文学创作，文字是主要的传播媒介，要求其具备严谨

的结构、清晰的线索和连贯的情节。李渔的叙事原理对这一时代的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要求作品具

有清晰的开头、发展、高潮和结尾。李渔强调叙事要突出主题，并注重线索的连贯性，要求一线到底，避

免旁枝斜逸。这种叙事结构不仅符合印刷时代对作品结构的内在要求，也使得作品更加易于读者理解和

接受。这一时期文学作品语言的精炼与生动显得尤为重要，要在字数限制内将故事演绎到精彩才能为市

场接受乃至于受到热烈追捧。李渔的叙事原理的影响下，使得创作出的作品叙事更加接近真实，同时也

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以茅盾《子夜》为例，茅盾通过主线与副线的交织，构建了一个庞大而

复杂的叙事网络。主线是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的矛盾斗争，副线则包括工人的斗争、知识分子的反思等，

这种多线叙事的手法使得作品层次丰富。同时，茅盾也注重线索的连贯性，使得整个故事发展有条不紊，

如齿轮般严丝合缝。 

3.2. 电子媒介时代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

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8] 1990 年代电子媒介的普及，将叙事从纸质载体解放，在电

子媒介时代，网络小说及抖音短剧的创作也能体现出李渔叙事结构理论的深远影响。李渔强调结构与内

容的统一，认为结构必须为内容服务，这一观点在网络小说的创作中得到了广泛体现。“中国网络文学

形成了当下内容庞杂、层次丰富、多元并举、自成体系的格局。”[9]许多网络小说作者在设计小说框架

时，会精心构思情节，确保结构与内容的紧密契合，从而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和连贯性。网络小说中常见

的“主线剧情”与“支线任务”相结合的结构，既保证了故事的主线发展，又通过支线任务丰富了内容，

这种结构设计与李渔的“立主脑”思想不谋而合。 
李渔主张“密针线”，增加叙事的“密度”，从而使更多的信息和情节得以呈现。当代网络小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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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沿袭了这一观点，其作品具有丰富的细节描写，塑造了生动的、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及引人入胜的情

节转折。抖音短剧自身的时长限制从而使情节紧凑、节奏快速成为其平台作品的特性之一。李渔的叙事

结构理论中的“减头绪”、“密针线”等方法，为短剧创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平台创作者们力求在有

限的时间内完整展现故事[10]。 
李渔的叙事理论在当代被电子媒介“激活”，对网络小说及抖音短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

借鉴和吸收李渔的叙事理论，网络小说和抖音短剧创作者们能够创作出了更加优质的作品，满足了大众

的审美需求，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李渔叙事理论其自身具有的普适性和时代价值。 

4. 李渔叙事理论在当代转化中的困境 

4.1. 时代缘由 

李渔的叙事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戏曲创作和批评中，其核心要素包括情节紧凑、结构严谨、人物鲜

明以及语言生动等。他强调情节要曲折多变，引人入胜；结构要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人物要性格鲜明，

各具特色；语言要通俗易懂，富有表现力。当代创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及受众需求与李渔所处的时代有

着巨大的差异。“但不论是对他者文化的借鉴吸纳还是对传统文化的回顾重估，古代文艺思想与文化精

神都始终沉潜于底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11]因此，在当代的具体创作中，作

家们往往对理论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创新，以适应新的创作环境和受众需求，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也总是

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

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创作方式使得文学作品的传播

渠道更加多元，受众群体更加广泛，创作主体也更加多元化。“新传统的发明伴随着对旧传统的重新发

现”[12]，但在技术狂飙的当代社会，李渔的叙事理论在部分文学创作领域已然受到了挑战，其理论的当

代转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损耗与变异，在部分创作者的创作过程中，明显对“旧传统”存在着认识不清晰

不完全的情况。 

4.2. 需求转变 

李渔主张作品的结构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但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尤其在网络文学领域，作家们开

始以创新思维追求结构的多样化。作家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而是尝试采用非线性、多线

索、碎片化等非传统的叙事方式。这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但同时也使得作品的

结构复杂化，会造成读者难以接受理解。且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显著变化，

他们对阅读简短、精炼的内容有更高的需求，冗长、复杂的叙事不会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李渔所强调

的情节的紧凑性，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往往被简化为直接明了的情节进行下去。这种简化往往会牺牲情节

的深度和丰富，使得作品显得单薄而缺乏内涵。例如，一些网络小说为了追求点击率和阅读量，往往采

用快餐式的叙事方式，情节发展过于迅速，缺乏必要的铺垫和转折，导致读者难以产生情感共鸣。此外，

部分创作者在追求创新的过程中选择过分强调情节的曲折多变或结构的复杂性，从而忽视了李渔叙事理

论中的基本原则。一些网络小说在追求情节紧凑性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的内在逻

辑，导致作品缺乏深度，立意模糊和可信度低。 
在当代社会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李渔的叙事理论在应用于现代创作时，面临着传承与变化的双

重挑战。首先，随着写作环境和读者需求的变化，作家们在使用李渔的叙事方法时，必须进行必要的调

整，甚至需要融入新的创作元素。数字时代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审美的习惯，因此传统叙事规则需要

与现代创作实践相结合。其次，这一理论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其核心观念与当代文学创作的特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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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当强调个性表达、多元价值的现代创作理念，遇到基于传统文化土壤形成的叙事体系时，理论

的指导作用自然会受到限制。这种现象本质上反映了传统文化资源在新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时所面临的

普遍问题。 

4.3. 众创式转化与核心失焦困境 

当下的数字媒介环境催生了众创式的叙事形态，从传统单一作者的线性创作模式，转变为多人参与、

多线程推进的集体创作，如网络文学续写、同人创作、互动小说乃至开放式游戏叙事等新形态。“在信

息传播主体多样化的今天，社会叙事已从少数人主导，演变为多传播主体的网络叙事与主流叙事共生的

状态。”[13]李渔强调的“立主脑”——即作品须以核心主题统摄情节发展，保持结构的集中与统一。但

此原则在众创叙事中面临着根本性挑战。众创式叙事天然具有去中心化特征，参与者的创作目的、审美

追求和表达方式往往有所差异，创作过程缺乏稳定的主题统合机制，容易演变为多元观点与情节线索的

简单叠加。因此，传统叙事所依赖的单一“主脑”常常被消解或分散，作品呈现为多中心甚至无中心状

态，整体结构松散，内核难以凝聚。 
与此同时，“密针线”与“减头绪”的结构原则在集体动态创作中亦难以维系。李渔强调情节之间须

前后呼应、逻辑严谨，线索设置宜精不宜繁，以避免叙事芜杂与结构臃肿。然而众创叙事往往依赖即兴

创作、实时互动与读者反馈驱动，情节走向常随参与者意愿临时调整，缺乏整体谋篇布局的系统规划。

这种生成方式虽有利于激发即时的创作活力与社群参与感，却也容易造成情节前后断裂、伏笔遗失或逻

辑矛盾的境况，形成“针线”稀疏、线索芜蔓的叙事面貌。在极端情况下，作品可能沦为片段化、跳跃式

的灵感拼贴，失去传统叙事所讲究的有机整体性与逻辑自治。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众创机制在扩大叙事参与民主性的同时，也可能削弱作品的深层意涵与艺术完

整性。李渔叙事理论始终将主题集中、结构严谨视为保障作品艺术质量与意义传达的基础。但在以互动

性、流量与即时满足为导向的数字创作生态中，为吸引并维系广泛参与，叙事往往倾向于迎合大众趣味、

强化情节的感官刺激性，而忽视对核心命题的深入开掘与持续建构。主脑的涣散不仅导致作品意义漂浮、

深度匮乏，也使得创作者的独特艺术判断与思想表达面临“碎片化”乃至于无法被表达、接受的风险。 
众创式转化在拓展叙事生产边界的同时，也使李渔理论所依托的“作者主权”“主题中心”与“结构

可控”等传统前提发生动摇。核心失焦不仅是技术层面结构控制的困境，更是数字时代叙事权力分散、

意义生产机制转型在理论层面的折射。传统叙事理论在应对“创作民主化”趋势时，如何在保持艺术核

心的集中性、完整性与开放、多元的参与机制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一个结构性的理论难题。 

5. 结论 

李渔的叙事理论以“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为核心原则，形成于明末清初商品经济勃兴与市民

文化崛起的背景下。其理论强调主题集中、结构严谨与线索简化的创作智慧，既是对传统戏曲创作弊端

的革新，也契合了市民阶层对通俗化、戏剧性叙事的审美需求。在当代社会，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媒

介形态的剧变，李渔的叙事理论面临双重境遇：一方面，其核心原则被证明具有跨时代的生命力；另一

方面，创作环境与受众需求的变迁也促使这一传统理论必须进行适应。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李渔的叙事理论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适用性。在传统书籍主导的年代，

作家们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这与李渔强调的“结构严谨、主题明确”原则高度契合。例如，作家

会通过主线和副线的巧妙结合，让故事逻辑更加清晰。到了网络时代，随着小说、短视频等新形式的兴

起，李渔的理论依然展现出灵活调整的能力——网络小说通过清晰明了的核心故事和其他辅助情节来突

出作品主题，短视频则通过精简情节、聚焦关键冲突来适应快节奏的观看需求。这些现象说明，传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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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以通过调整策略适应新的创作环境：比如互动剧通过确定核心主题来协调多人合作创作，短视频平

台通过强化情节衔接来弥补碎片化叙事的不足。这些实践不仅延续了李渔叙事理论的精髓，也证明了它

在现代技术环境下仍然具有指导价值。 
然而，李渔叙事理论在转化过程中也存在挑战。数字技术引发了“叙事民主化”，削弱了创作者对

文本的绝对控制，信息爆炸导致冗余内容冲击故事核心内容，“减头绪”的难度增高。同时，接受者对非

线性、多线索叙事的偏好与传统线性结构相对，部分创作者为迎合快节奏阅读，简化情节而牺牲深度，

偏离了李渔对“形神兼备”的追求。这些困境本质上是传统文化资源在技术主导时代遭遇的普遍问题。

李渔叙事理论的转化也带来了诸多启示，传统文论只有坚持核心原则、灵活适应媒介特性，才能在当代

焕发出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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